
周末的午后袁 我坐在阳台上看书遥
阳光照得我睡意蒙眬袁 一阵风吹进来袁
带着一丝凉意遥 我一阵恍惚袁好像回到

了学生时代袁 在课堂上偷偷打了个盹袁
忽地被从窗外刮进来的清风吹醒遥

上学的时候袁有很多这样美好的时

刻遥年少的心充满好奇袁摇摆的树枝尧结
伴飞过的小鸟以及三两声鸟鸣袁都会让

我们的眼神和思绪游离遥讲台上老师的

声音越来越模糊袁就像夏天在河里游泳

时袁把头潜入水下袁耳边的声音袁仿佛隔

着遥远的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袁进入了

另外一个世界遥
记得中学时的一天袁 阳光炽热袁教

室上方的风扇不停地搅动着黏稠的空

气袁我好像被湿毛巾捂住了口鼻一般憋

闷遥 窗外的树叶突然翻动几下袁继而树

枝也跟着摇摆起来袁 这才发觉要要要风袁
确实来了遥一开始袁风是干热的袁像干枯

的双手摩挲脸颊袁干涩尧刺剌遥 渐渐的袁
风里有了凉意袁还裹挟着阵阵潮湿的气

流袁捎来了雨的讯息遥果然袁大雨如约而

至袁雨声淹没了老师讲课的声音遥 大雨

转瞬即逝袁却又酣畅淋漓遥雨过天晴袁微
风拂过竹林尧树梢以及学校花坛里盛放

的月季尧芍药袁沁凉尧清爽尧香气四溢袁让
人的精神为之一振遥

记忆中袁再也没有过那样及时又凉

爽的风袁 没有那样酣畅淋漓的大雨袁那
场风和雨永远地留在了教室里袁留在每

一个同学的青春里遥
还有一个冬日袁一夜北风紧袁早上

去学校时袁天色阴沉着袁像在蓄谋一个

不为人知的秘密遥呼啸的北风穿过大树

光秃的枝条袁发出拖着长音的尧如吹哨

般略带尖锐的声响遥
教室的窗户紧紧关着袁却仍感觉有

风从窗户缝钻进来遥 想来颇为神奇袁夏

日袁窗户大开袁却盼不来一丝风曰而冬

日袁窗户紧闭袁却有风无孔不入遥季节真

是一种神奇的存在袁它的背后不知道潜

藏着多少神秘遥
不知何时袁风止住了袁竟有雪花纷

纷扬扬洒落遥 没有野撒盐空中冶的前奏袁
直接就像春风吹起的柳絮一般袁飘飘洒

洒袁铺天盖地遥 不多时袁树梢尧屋顶尧操
场尧走廊袁都被白雪笼罩袁只有校园的小

池塘仍保持着清亮袁源源不断地冒出白

色的雾气遥
在操场上袁我们玩着尧跳着尧笑着尧

闹着袁欢声笑语汩汩流淌袁如同漫天飞

舞的大雪袁 多得整个操场都容纳不下袁
甚至慢慢地将天地覆盖遥

多年过去袁当初的同学也许早已忘

记彼此的名字和样貌袁 但总有人记得袁
那些吹过教室的风和我们的学生时代遥

渊张君燕冤

诗

苑

一连两个星期，我与两岁的小孙

子在一起生活，负责他的吃喝拉撒，陪

他玩耍，忙得不可开交，也不亦乐乎。

小孙子还只会说简单的字词：要或是

不要、好或是不好、去或是不去……也

许是受其影响，这些日子，我与家人的

沟通也变得简单起来，没有以前那么

多前因后果的解释，也没有那么多繁

文缛节的表达，说话开门见山，直奔主

题，心思也不藏着掖着。家人说我往日

爱摆的“家长谱”消减了不少，相处氛

围变得轻松融洽。我觉得日子变简单

后，显现出单纯的模样，城府少了，烦

心事也少了。

看着无忧无虑的小孙子，我想：小

孩子单纯，总是快乐无比。大人们有烦

闷或忧伤，是不是因为心变复杂了？过

度地盘算生活、计较得失，难免多了苦

涩与纠结。由此可见，单纯是一种难得

的人生境界。

当然，在滚滚红尘中想要保持单

纯，并不是一件易做的事。年过五十

后，我对精神内耗尤其厌倦，渴望单纯

是我潜意识里的诉求，想过一种简单、

朴素的生活，用无忧无虑的心和对未

来的满满期待过日子，多追求精神层

面的富足。这段时间与小孙子相处，让

我有了重返单纯的体验，实在是意外

收获，我也因此有所领悟。

一个人如果想重返单纯，该怎么

做呢？

首先需要放下一些东西。放下那

些无谓的忧伤和烦恼，放下那些无意

义的争斗和计较，放下那些无价值的

攀比与内耗。回归本心，聆听自己内心

的声音，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在喧嚣

中找回平和的自我。

其次需要学会珍惜。珍惜那些陪

伴我们成长的人和事，珍惜那些曾经

带给我们快乐和感动的时光。学会珍

惜，就不会纠结过去的种种不如意，愿

意把自己的人生划分出一个新的阶

段，从头开始，不虚掷光阴。

此外，还需要学会感恩，感恩那些

曾经给予我们帮助和支持的人，感恩

那些让我们成长和进步的经历。有感

恩之心，能减少矛盾发生，而回馈社

会、帮助他人是表达感恩之心的极好

方式。心清净、豁达了，我们能穿越各

种纷扰，真正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生活中，过于复杂的人和事会带

给我们纠结与烦忧。所以，我们要学会

在人际关系方面做“加减法”，更多地

与乐观、正直的人交往，减少无聊、无

效的应酬。常与单纯、善良的人在一

起，坦诚交往，没有钩心斗角，不会心

累，可以一同感受重返单纯的快意。

当然，重返单纯不是要逃避现实。

生活中的种种挑战和困难不会因为我

们想重返单纯就自动消失，这就需要

我们勇敢地去面对、解决，学会在复杂

的世界中保持一颗纯粹的心，学会在

各种纷扰中保持初心的方向、纯真的

情怀和自律自醒的定力，真正地活出

自我。心思单纯了，精神清爽了，就算

生活有苦累，精气神也始终是饱满的。

如今，不再年轻的我把重返单纯

看成一种美好的追求，做人简单，做事

纯粹。

渊杨德振冤

往云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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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海指点
我的眼前，有一片久违的云海。

暮色渐渐沉下来，离上课尚有片刻

时光，空暇之余，遂独步操场，还来不及

思索，仰首之间，便被深深震撼。夕阳的

光芒将天边点燃，映得金碧辉煌，令人肃

然起敬又欢喜赞叹。自然的美如此崇高

而壮阔。

我是一个喜欢看云看天的人，尤其

在这样清阔的夏日傍晚，风清气和，云淡

山闲，伫立于一方开旷疏朗的学校操场，

不远处的青山与我相对，头顶的蓝天与

我对视，绽放的紫色槐花在枝头静静地

书写着自己的烂漫岁月。“我见青山多

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而今晚的云，更有风致，更有气度。

它布满天空，不留一块完整的蓝天，像一

张密网，网住苍茫远空，有些地方松弛，

有些地方紧缩，撒网的那个人，不知隐匿

何处？但它也端端地包围了我所在的校

园，将我孤立于这个小小的山头。我想

走进它，但其实不必，因为我已经在它里

面。全然地伫立其间，甚至我似乎就在

云天的中心。我行走的脚步不由得止住。

欣于所遇，暂得于己。

云涛漫卷，乱云飞度，云山云海，万

里层云。就在我眼前，我的头边，我的

发梢。但是词语总有限。豁然间，如几

十条苍龙出海，如百鸟朝凤。如千军万

马，如冰雪蔓延，如丝绸轻盈飘荡，如

草原羊群点点，如大地春花朵朵，或豪

壮，或细腻，或修长，或蜿蜒，或清纯，

或浊暗，或厚重，或轻盈。在光与云的

交织中，色彩万变，绚烂璀璨，忽而变

白，变青，变赤，变灰，变蓝，闪烁明灭，

光怪陆离，若隐若现。一片片，一条条，

一丝丝，它用万千的姿态将世间的一

切呈现无遗。

它一览无余，却又深邃浩瀚。它沉

寂无言，却又似呐喊狂言。它远隔千米，

却又举手可触。

我置身于云的世界，云毫无掩饰地

将我包围，包裹，拥抱，推搡，拉扯，俯仰

四顾，我仿佛已远离尘俗，一己之身，似

乎遨游于云的无限空间，有一种扶摇直

上九万里，会当水击三千里的逍遥与自

在；也有一种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

胸怀间的辽阔与震撼。如果不是行走，

我几乎忘了在大地。但不论走到何处，

都仿佛在云天的手掌内。只是我的心胸

此刻也有广袤无垠的空间。

然，今晚的云不至于像李贺笔下的

黑云压城的强悍悲壮，更没有苏轼眼中

黑云翻墨的挥洒渲染，更无王维行行止

止间坐看云起的闲适悠然。狄仁杰曾对

着一片云仿佛回到了久违的故土，乡情

顿时弥漫胸间……而它却真切而深刻地

在我面前，将我深深打动，因它的一种气

势，一种力量，一种风度。

天容海色。山呼海啸。云涛风澜。我

仿佛聆听到群峰沟壑的回应。

于是，我不禁感叹，在单调狭窄的空

间里，也有无限辽阔的云海，在茕茕孑立

的渺小身躯里，也有对无限的向往与膜

拜。人总是在自然面前感到莫大的谦卑

与从容。因为我们不必自大，更不必被太

多的事务缠身。眼前的云给我指点，云的

千变万化正是人生的模样，是人心的模

样。无论多么沉重，多么难解的问题，在

此刻，在云的教诲下，我豁然开朗。我幡

然醒悟。

“卧看满天云不动，不知云与我俱

东”，“白云千里万里，明月前溪后溪”，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我不是诗人，但是眼前的云天让我

有写诗的磅礴冲动，我不是画家，但令我

有挥笔泼墨的辽远欲望，我不善描绘景

物，但今晚的云天令我的手指非借文字

留存下这个美丽壮阔、訇然中开、魂悸魄

动的瞬间。

在云的明灭万变里，我读出了人生

的青春沧桑，有限无限，生灭真幻。我读

出了渺小而又庄严。谦卑而又博大。我读

出了悠也，久也，博也，厚也，广大而精

微。人的存在本不足一提，但人的境界可

以如此的高远渊深。人的心，可以有大悲

悯，大风景的，大超越的。毕淑敏说，“我

喜欢辽阔的地方。”是的，最大的辽阔不

是天高海阔，不是山长水长，而在我们的

无边无垠的胸襟里。

是眼前的云，是眼前的美。更是心中

的一片绝美的云天。

我不禁心中震荡，正如眼前的翻腾

激荡的云海，觉着人竟然与天地离得如

此之近。敞开心扉，在自然面前更多的坦

荡自如，更多的宁静悠然，更多的驰骋无

碍。欣赏一片云海，也静静地欣赏着大美

的天地，想着自己孤独的流浪于此一隅，

也应该懂得欣赏自己吧。无论我走到哪

里，我的头顶始终有这样一片云海，在蔓

延，在翻腾，在蜿蜒，在汹涌，也在沉默，

在沉思，在静观，在这尘满面、多纷扰的

人间。

原来，美，其实不远。

原来，一切只在俯仰间。

原来，人可以随时走入一片云海。

这今晚、此刻、眼前的云海。这亘古

洪荒、沧海桑田、无穷无涯的云海。

渊兰州树人中学 王智斌冤

秋天，在桂林坐船沿漓江去阳朔。每

次在江上，都能看到不同的风景，上次看

到的是烟雨迷蒙的群山，这次看到的是群

山背后洁白清爽的白云。我不明白，为什

么云都在山顶或山后，江面上空看不到一

片云？也许大自然的分工本就如此吧。

你说那些云在躲躲藏藏吧，它们又

趁你不注意的时候，跑出来，完完整整地、

没羞没臊地展示着自己。它们在山间翻滚

着，虽然翻滚的速度很缓慢，但依然能看

到它们是打算全方位地把自己从头晒到

脚，从屁股晒到肚皮———云是太阳的孩

子，可它们永远晒不黑，反而越晒越白。

这次遇上的，是我见过的最白的云。

真的，我见过太多次白如雪的云了，没一

千回，也有八百回，但那天漓江边的云，

白得让我词穷，让我张口结舌也想不出

用什么语言向身边的朋友形容。

云，白到了极致，就会让人浮想联

翩。比如会想到，云那边住着什么神仙？

通常人们会想到那里住着雷公电母、天

兵天将，神话是这么写的，可我们不能

就这么轻易地信了。云里的神仙，如果

住了那么多，就不可能还有这么白的

云，他们打打闹闹，跑跑跳跳，云会被他

们踩得乌漆墨黑，多少会留下一点痕

迹。云那边如果真住着神仙，想必也是

和凡人一样，只是看，不伸手，他们也怕

弄脏了白云。

云的白，可能不是天生的，是历练出

来的。我在塞北的一处深山里，就曾目睹

云历练自己的过程。深深的山谷，是一口

锅，云是沸腾的水，一半乌黑，一半洁白，

它们在锅里不停地翻滚着，那形态像极了

铁锅里的开水。我在距离山谷几公里处，

守望了大约半个小时，一直等到那锅云腾

空而起，乌黑的那部分留在谷底，洁白的

那部分升到了高空。于是，山谷的上空多

了一片纯白的云。从此，我也笃信，所有的

白云，都是这么炼出来的。

白云让人有一种距离感，感觉遥不

可及，可心里又忍不住有一个想法，想往

白云的方向去，到云中看看，还想在云上

打个坐，假寐片刻。每次飞机降落的时

候，我都期待穿过云层的那几分钟，真希

望飞机能在最白最厚的云里停留一会

儿，好让人近距离地观察云。飞机降落

前，也就是穿过云层前，机舱会响起广

播，提醒乘客收起小桌板，打开遮光板，

在我看来，潜台词是：观察云朵的最佳时

机到了。往外看，飞机有往下俯冲的姿

势，能感觉到极快的飞行速度，发动机此

时正大口大口地吸入云朵。在那会儿，

云幻化成了雾气。我便想，要是有人把

天上最白的云装入玻璃瓶，放到超市的

货架上售卖，我必买一瓶来，品尝一下白

云的味道。

这些都是我的胡思乱想，如果云知

道，肯定会笑。云在天上，人在地上，云

与人，亘古以来都保持着距离，也正因

此，云给人以神秘感。往云中去，自然不

切实际，然而人们由此生发出了许多难

能可贵的想象，这也让云增添了浪漫的

色彩。 渊韩浩月冤

重返单纯

柳串儿啁啾
那是黎明，太阳刚露出脸，姿态各样

的鸟掠过河面，穿过林子，从摇曳的草叶

里嗖地飞到云中。在众多婉转的鸟鸣里，

我听到了柳串儿的叫声———“吱儿，吱

儿”，像有人在寂静的山林里吹起横笛，声

声不绝，整座山都回荡着那空灵的啁啾

声。我熟悉这尖锐而纤细，轻柔而干脆的

声音。整个童年，我都在追着柳串儿跑。

柳串儿和槐串儿都是柳莺的小名，

它们喜欢在柳树和槐树的树梢里跳跃。柳

串儿的背羽是黄绿色，腹羽处是白色，鲜

亮干净。它们小小的，比麻雀还要小些，循

声仰头看，仿佛一片片细碎的叶子。

柳串儿是一种长情的鸟儿，遵循着

一夫一妻制。五月，鸟类进入繁殖期，羽毛

丰满的雄鸟或站在枝丫上俯瞰四周对着

世界歌唱，或栖身灌木丛中倾诉内心的孤

独。当心仪的雌鸟出现，它就扇动翅膀飞

奔而去。从此，情投意合的两只鸟成双入

对，像农人一样垒窝立灶，繁衍后代。

湖边的灌木丛，河边的小树，或是

山石的隐秘处，到处都能见到它们小巧

的球形爱巢。鸟巢外层略显粗糙，材料

也相对简单，多是用枯草茎、树叶、苔藓、

地衣等滚裹而成。它们的门总是开在巢

的阴面。我亲眼看见雄鸟在家门口衔来

羊胡子草织“门帘”，然后夫妻俩共同啄

起来遮挡在巢的入口。巢的内里很精美，

铺着厚实的垫子———是用细嫩的草茎和

各种兽毛杂陈着铺上的。终于，雌鸟静

静地坐在温暖的巢里，雄鸟除了在附近

找食，一刻不离。

我和小伙伴常常仰着脖子望树杈上

的鸟窝。我们都想知道雌鸟身下藏着几

颗白色的鸟蛋。我试探着伸出手去，雄

鸟便立刻飞回来，扇动翅膀向我示威。

我可不怕它，我淘气地捡起一根长棍悄

悄走到鸟巢边。我并不打算破坏鸟巢，

只是想逗它们玩。当棍子探头探脑地伸

向鸟巢边缘，雄鸟又一次腾空而起大声

鸣叫起来，雌鸟也受了惊吓飞出巢外，但

它绝不会飞远，只是在巢四周盘旋。待

我把棍子收回来，雌鸟立即回到巢里，小

脑袋依然在瑟瑟发抖。

这一起一落，我早看清了窝里有几

颗鸟蛋。我甚至看到即将出壳的雏鸟露

出黏糊糊的脑袋。一次，趁鸟妈妈出去

寻食，我小心翼翼地从鸟窝里捏下一只

小雏儿，双手捧着，伙伴们都凑上来看。

它的身上覆着一层棕褐色的胎毛，浑身

湿漉漉的，小脑袋不停转动，眼睛似乎还

没有睁开。看够了就把它放回窝里，毕

竟离开雌鸟的怀抱，它未必能活。

若有足够的耐心，甚至能听到未出

生的小鸟啄壳的声音———“笃笃笃，噔噔

噔”，从弱到强，从慢到快。仔细分辨，那

声音，晴天和阴天还不一样：阳光明媚

时，啄壳声清脆欢快；乌云密布时，啄壳

声也变得沉闷压抑。隔着薄薄的壳，小

鸟分明可以感受到外面的天气变化———

若阳光一直充足，它便会不间断地啄下

去。往下听，就能听到蛋壳在一段紧密

的敲击中破裂的声音。那个时刻，整个

鸟巢是那么肃静，雄鸟在枝头上默然站

立。成年后，我常回想这一刻———它让我

感受到生命的庄严。

小鸟就要出壳了，我们几个孩子压

抑着内心的喜悦，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紧张得不敢言语。新生命叩门之时，阳光

没有缺席，它密布于枝丫间、鸟窝上，光

线灿烂得直晃我的眼睛———这宛如一场

盛大的典礼，最柔弱的生命，也得到了尊

重与祝福。

小时候的我没有足够的耐心去了解

那些雏鸟是如何日渐强壮的，是什么时

候学会寻找食物的，又是哪天离开父母

的，但我知道，这些精灵终其一生都在追

寻阳光，追寻一切美好。它们在山水间纵

情歌唱，年复一年地装扮着自己卑微而

又高贵的小窝，生儿育女，繁衍生息。

离开村庄多年，柳串儿也多年不见，

然而它时常出现在我的梦中———掠水穿

云，上下翻飞，啁啾着挑开淡淡的晨曦。

渊李美霞冤

一

冬天说来就来了

追寻岁月的脚步

我又在郊外奔跑

渴望一缕风

飘过头顶

在明媚的天空下

用深情的眼神

在河滩静止的水湾里注视

然后

让美丽飞过心头

四

季节走过

岸边的芦苇

黄成一片风景

苍茫的芦花

漂泊出洁白的影子

在旷远的河滩蔓延

风吹过天空

潮湿着我的心

回望

深深浅浅的脚印

已经走远

渊王荣冤

季节回望

二

炊烟

将原野芬芳

即使寒意彻骨

心头顿觉暖意丛生

凝望

触碰了多少撩人的乡愁

疼痛成一首无言的诗

三

那些柳树

在初冬的萧条中灿烂成

耀眼的金色

远远地、远远地

我的目光就落在了那里

一只喜鹊站在树梢

不停地鸣叫

柔和的光线下

我和它们一起亲近

吹
过
教
室
的
风


